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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是一个特别的字，只有两
个意思，一指鄱阳湖，中国最大
的淡水湖，二指鄱阳县，一座贮
满历史文化因子的千年古城。湖
因县得名，隋唐以前，鄱阳湖称
彭蠡湖、彭蠡泽、彭泽等，自
然，县也因湖显。庚子冬月，鄱
阳三日，我感受大湖的壮美，倾
听古城的心声，感知文化的深厚。

一

穿过树林，坐船，上岛，再
坐船，换观光车，我们一直往鄱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处去。湖风
也一点点凌厉起来，大家都裹紧
了衣服，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
人群一阵惊呼，又一大群，惊呼
声更响，路边的几只野鸭被惊
到，扑哧飞起来，飞得越来越
高，我也惊讶起来，野鸭都能飞
这么高这么远吗？路两边，青草
葱翠，人们都叫它苔草，细细的
光杆芦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
枯萎，青草间偶尔露出一块亮晶
晶的小水面，放眼四顾，无边的
大绿毯一直铺向天边。一块大石
头上写着：鄱阳湖大草原。

其 实 ， 我 们 一 直 行 进 在 湖
床。鄱阳湖最大面积达 4000多平
方公里，但枯水季只有平时的四分
之三，2020年的湖水，直到11月份
才退去，所以，这个时节，是鄱阳湖
看草看鸟的最好时候。

我第一次来鄱阳湖，对那些
青草，倍感惊讶，草萌芽万物生

时的那种绿，像极了南方公园里
的沿阶草，或者麦冬，生机勃
发。文友刘华兄见我惊异，笑着
说，我发你几张图吧，是我去年
来拍的，这草都有半人高。我看
图，厚厚的绿，密密的绿，一望
无际的绿，再细看草，甚至还有
水波荡过的痕迹。湖底的苔草，
自然生长，我们只是看到它们露
出水面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
草，都在水面之下，它们是鱼类
的主食。

湖底的碧草，水中的游鱼，
空中的飞鸟，这是我看鄱阳湖的
三个层次。草在湖底与游鱼作
伴，草露出湖底就成了人们的风
景。然而，这只是大湖的一个侧
面，鄱字左边的“番”，上有米，
下有田，两千多年来，湖与人共
生共存，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
鱼米之乡。

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这里
聚集了世界上 98%的湿地候鸟群
种，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越冬
地。381种、100万只鸟，是一种
什么样的景象？沙鸥翔集，锦鳞
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
近距离观察鸟乐园中的一千多只
鸟：突然开屏的孔雀，恩爱的天
鹅，成群的中华秋沙鸭……还有
单腿伫立的东方白鹳，优雅得像
个思想者，它们被这里舒适的自
然环境深深吸引，已把这儿当作
长久的家园。白鹤、丹顶鹤、白
枕鹤，我盯住了蓑羽鹤，个头不
大，但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向
工作人员要来一把玉米粒，伸出
手，几只蓑羽鹤快速过来，有序
地啄起几粒就离开，不过，我依
然能感觉到它们尖喙的力量。

二

除了高考时背过描写鄱阳湖

的诗篇，我对鄱阳，还有一种特
别的惦念，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
就是鄱阳人，我经常读他的 《容
斋随笔》和《夷坚志》，被他书中
那千奇百怪的世界深深吸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
价 《容斋随笔》：“南宋说部当以
此为首”。《容斋随笔》 陆续写了
40多年，1220条，分五笔，它在
南宋时就是畅销书，也是毛泽东
同志喜欢的一部书。洪迈的 《夷
坚志》，整整写了60年，420卷的
体量，虽然我们现在只能读到一
半左右，但它内涵丰富，不妨看
作是两宋三百多年民众的生活
史、风俗史和心灵史。

鄱阳文友汪填金陪我去双港
镇蒋家村拜谒洪迈墓，这是一场
迟到的问候，我和洪迈已经“神
交”30 多年了。从鄱阳县城出
发，半个小时就到了蒋家村。车
子在逼仄的村道中缓行，接上蒋
家村民蒋长青后继续出发，他将
引我们去龙吼山，洪迈墓就在那
里。往山上走几分钟，看到一个
台门，两根水泥的罗马圆柱，上
有横梁，梁上一行红漆泡沫字已
经剥落，不过，字迹依然可以辨
出：宋洪迈先生墓址。说实话，
这个地方，如果没人带路，很难
找到。台门往里，洪迈墓就在中
间，我站在墓前细看，极普通的
大理石，碑上标着 2004年立，墓
前有护栏，上有一块宣传板，风
吹雨淋日晒，板面已经发白，有
些落寞和寒伧。

静静伫立，一时感慨颇多，
来也匆匆，没带一束花，没带几
支香，我有些遗憾，更觉几分悲
凉，倒不是说一定要有一座豪华

的洪迈墓，我只是想有更多人来
纪念他。

洪迈晚年致仕后，在鄱阳城
修了个叫“野处”的别墅，并以
此为号，和他大哥洪适的盘洲别
业相邻，兄弟俩诗文互和的日
子，想想都美好。我在鄱阳县城
姜家坝，看姜夔纪念馆时，鄱阳
县作协主席石立新和我说，河对
面就是洪迈的“野处”，不过也只
是大致位置。那里距蒋家村大约
18 公里，洪迈为什么选择龙吼山
作为身后的安身地，不得而知，
或许，这是他晚年经常溜达的地
方，此地，矮山平坡，视野广阔，可
以日日面对朝阳，甚好甚好！

在鄱阳，除了洪迈，其父洪
晧、其兄洪适和洪遵，也都极有
名，世人并称“四洪”。东晋陶侃
之母湛氏，南宋文豪姜夔，还有
历史上到鄱阳和饶州 （唐时，鄱
阳县曾为饶州治所） 任过职的吴
芮、颜真卿、范仲淹、王十朋
等，都是鄱阳历史上重要的文化
符号，一起构建起鄱阳厚重的文
化底蕴。

三

鄱阳湖畔，有个叫瓦屑坝的
古渡口。从此渡出发，可通饶州
府下属各县，穿过鄱阳湖，抵达
远方。“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
西瓦屑坝。”600 多年前，200 多
万江西移民填湖广，就是从这个渡
口出发的。在瓦屑坝移民文化馆，
我看到了此次移民的历史过程。

明 代 ， 江 淮 一 带 因 连 年 战
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亟须
将密集地区人口迁移分散到今天
的安徽、湖南、湖北等地，“鱼米

之乡”饶州符合这个条件。户部
官员对饶州人口数量和分布进行
盘查，并按其所从事的职业划分
户类，按“四口之家迁一，六口
之家迁二，八口之家迁三”的标
准迁移人口。馆内正面墙上，有
幅大画，古渡头，大樟树，船舤
正张，人声鼎沸，描绘出当时移
民的场景。瓦屑坝移民文化园
中，也有多组群雕，场景皆与移
民有关。

移民们一旦离了故土，他们
勤劳吃苦的本色，丰富的农业生
产经验，立即在迁移地生根开
花，安徽沿江平原及巢湖发达的
水利和圩田系统，都由江西移民
兴建。“湖广熟，天下足”，离不
开他们的贡献。

渔歌，渔鼓，渔舞，一千多
个湖，一千多座戏台，鄱阳的
鄱，阳光的阳，浮光跃金，湖天
一色，哐哐哐，鄱阳连台好戏要
开始了！

（陆春祥，一级作家，浙江省
作协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
长，已出散文随笔集《字字锦》《笔
记的笔记》《连山》《而已》《袖中锦》
《九万里风》等20余本。作品曾获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

上图：鄱阳湖飞鸟。
王忠华摄

鄱阳的鄱
陆春祥

近日，几起有关滑
雪事故的通报，引发了
人们对滑雪安全问题的
关注和担忧。随着大众
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高
涨，不论是作为专业运
动，还是作为旅游体验
的一部分，滑雪已成为
冬日里的新时尚。在洁
白的雪道上驰骋，有趣
且刺激，去年，笔者就
去一家滑雪场体验了一
回滑雪。不过，在学习
过程中，笔者因滑速过
快而摔倒，将雪橇甩到
了一边，再回头找时，
雪橇已不见踪影。后来
才得知，为了防止游客
掉落的物体影响其他滑
雪者的安全，雪场的安
全员及时捡走了笔者遗
落的雪橇。毕竟，一条
安全的雪道上，是不应
有 任 何 障 碍 物 的 。 好
在，这枚雪橇没有危害
到其他滑雪者的安全。
这也是笔者第一次意识
到雪道安全问题。

因滑雪而引发的安全事故无疑是令人痛心
的。上月，一名年仅 24岁的天津男子就在黑龙
江一滑雪场的高级道因意外摔落身亡。痛心背
后，我们更应思考，在“滑雪热”不断升温的
当下，如何保障滑雪者的安全。

这一方面与滑雪者自身的安全意识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雪场的安全建设有关。从目前
来看，滑雪已不单是一项体育运动，其兼具竞
技属性与休闲娱乐属性。雪场中，除了擅长滑
雪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像笔者这样抱着新鲜好
玩心态来体验的零基础人群，其中更不乏学龄
前儿童。在冰雪运动走进千万家的当下，雪场
经营者应加强场地设施的安全建设，加强责任
主体的安全意识，确保游客玩得开心的同时更
能滑得放心。毕竟，消费者希望从滑雪运动中
得到的是快乐和休闲，绝非人身伤害事故。除
了雪道的安全性，滑雪设备是否卫生安全、急
救措施是否及时有力，都应充分考虑。

对于滑雪者而言，享受冰雪带来的刺激体
验时，也应量力而行，不能以身犯险。如果缺
乏安全意识，很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危险。
笔者在雪场就曾看到不少滑雪者从高处冲坡而
下却很难控制减速停下，最后往往是撞到其他
滑雪者，或是自己摔倒才停下来。在某短视频
平台，还有不少视频记录下冒险挑战高级赛道
的滑雪者，坐着或趴着滚下雪道的画面。这些
滑雪道难度极高、坡度极陡，可为了吸引眼
球，一些拍摄者配上搞笑的音乐，一路摔倒一
路爬起，看似轻松好玩，收获了几万乃至几十
万的点赞，但却让笔者捏了一把汗。毕竟，安
全无小事，滑雪爱好者应当根据自身水平和能
力选择适合的雪道和雪场，不能抱以侥幸心理。

在连续出现几起滑雪安全事故后，多地相
关部门均已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当地冰雪运动
场所进行了系统检查，确保参与冰雪运动的健
康与安全。笔者也建议有关部门和组织可以考
虑出台滑雪运动相关管理规章和安全标准，比
如何种水平的滑雪者可以去高级道，什么样的
雪道符合安全标准。在寒冬来临之时，希望大
家都能快乐、安全地享受冰雪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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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我冒着蒙蒙冬雨游
览了四川眉山青神县的汉阳湖。

眼前的汉阳湖，其实就是岷江
的一段。汉阳湖的水，从岷山南麓
出走，一路上接纳沿途涓涓细流，
汇入点点滴滴的雨，匆匆忙忙来到
青神。青神人爱水，爱岷江，想与
岷江水话衷肠，便用一条“彩带”
挽住岷江，建起了汉阳航电枢纽，
岷江于是放慢了湍急的脚步，停了
下来，靠岸歇歇，汇成浩瀚的水
面。没有了奔腾的气势，没有了起
伏的浪峰波谷，岷江像一位多情的
女子，小鸟依人般，温婉妩媚，轻轻
流动着软绵绵的韵律。岷江水选择
了汉阳码头停靠，江成全了湖，人们
送她一个古老的名字——汉阳湖。

汉阳湖太大，水太多，天空飘
落的雨太细太小，落在湖面上，湖
竟然没一丁点感动。我仔细一瞧，
原来这细小的雨还没落到湖面转眼
就变成了雾，薄薄的，在湖面上扭
动着，湖面也因此柔美了许多。雨
雾淡化了湖与天的边界，极目远
眺，水天一色，远岸的浅丘，近岸
的树木，粉墙黛瓦的民居，还有天
空厚重的腆着大肚子像要临产的
云，在雾里，在湖里，在我眼里，
海市蜃楼一般，美着。

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岷江，
自蚕丛王沿岷江流域南迁，结茅为
庐，繁衍生息，千百年来，滚滚岷
江水浇灌出古蜀国农耕文明，造就
了岷江流域的丰饶与富足，岸边的
汉阳古镇曾因岷江而兴盛；人们围
江筑湖，汉阳湖宽阔的水面平添了
两岸的距离感，湖水湮没了河床的
嶙峋，妩媚了两岸的风物，忆村因
汉阳湖而时尚。

岷江是古老的，汉阳湖是年轻
的，水造就了岷江，水也成就了汉
阳湖。悠悠岁月里，水润千里沃
野，青衣之神劝农蚕桑，在岷江两

岸开启最为古老的农桑经济区和丝
绸之路；水为李白推舟，“峨眉山
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从诗
人心底流出，亘古以来，平羌三峡
那浩瀚烟波一直都活在诗里；水为
苏轼作媒，“唤鱼联姻”的人间佳
话让世上众多有情人咀嚼成瘾；水
约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人墨
客流连于青神，阅山读水，刻下了
一道道闪光的人文屐痕。

水磨圆了石头，磨软了河床，
磨平了惊涛骇浪，却磨不老时光。

如今，水约我来到汉阳湖，湖
水正排队走过汉阳航电枢纽，走向
长江三峡。风光旖旎的汉阳湖已经
被青神人民放进了“水上丝绸之
路”和“茶马水道”的历史画卷，
与蚕丛古蜀文明、丝绸蚕桑文化、

“李白出川”、“苏轼南行”等一
道，联袂温婉多情的忆村、古朴宁
静的汉阳古镇、禅音邈远的中岩
寺，成为青神县的文化旅游名片。

我岸边流连，我乘船湖面，我
把自己画进了画中，怎么也走不出
来了。

我站在画中，有些湿冷的风轻
声问我，生命中有这么一片湖，有这
么一条江，究竟有几多幸福？面湖而
居，有几人能成为这江这湖的知音？

我望着雨中的汉阳湖，湖水默
不作声，湖面上一朵朵浪花正仰头
深情地望着来路。

我打算倾我所有，买汉阳湖的
风景，面湖而居，枕湖入眠。

上图：汉阳湖畔的忆村。
资料图片

不忘来路的汉阳湖不忘来路的汉阳湖
蒲光树

周末闲暇，与家人驱车去秦岭
游玩。秦岭山脉横亘在西安城南，
几十公里行程并不遥远。今天天气
阴沉，车辆比平时少很多，一路畅
通无阻。1个多小时后，“南山”的
轮廓映入眼帘。起伏连绵的群山如
一条蜿蜒的巨龙，千万年盘踞坚守
在这里，默默呵护着“八百里秦
川”。继续行驶，山脉模糊的身影逐
渐清晰，昔日青翠蓊郁的山色不复
存在，变得苍老黯淡。仔细凝望我
眼前的一段山脉，感觉它如卧躺着
的巨人，那里是它的眉眼，那里是
它的鼻梁，那里是它的躯干。

“快看，山上有雪！”儿子惊
呼。抬头远眺，见有些山峰间裹挟
着一道道一片片淡白色，但因为距
离远，看不分明。“哪会是雪，只是
枯萎草木的颜色罢了！”我反驳儿
子。到了山边，我才意识到自己错
了。山上果然是雪，山尖山腰都闪
动着银白，在氤氲的云气中隐现，
给冬日的秦岭增添了几分靓色。

沿着一个峪口缓缓前行，山内
景象尽收眼底。地面和树梢上覆盖
着一层薄雪，如同缭绕在天空的青
烟浅云。随着我们不断前进，雪层
渐渐变厚，草木上的雪素白晶莹，
犹如盛开的白色花朵。再往前行，
秦岭银装素裹，变成了冰天雪地，
宛如不染凡俗的仙境。山外不见一
片雪，山里却别有洞天，真是令人
诧异啊！

快速停好车，我们雀跃着冲到
山路上。这里是“祥峪国家森林公
园”，是我们常来游玩的地方。以前
来这里时，总是人潮如涌，但今日

却是另一番景象。也许因为是寒冷
冬日，也许因为天气状况一般，游
人寥寥无几。此时秦岭山高人稀，
雪满沟岭，林寒涧肃，鸟兽绝迹，
空气清新，曼妙空灵，美不可言。
与我们目不转睛地观景不同，儿子
幼小好动，忙着在雪地里抟雪球，
然后跑动着向我们投掷。躲避，还
击，你来我往，长呼短啸，飞雪四
溅，山林四处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下雪了！”不知是谁呼喊着。
停止脚步，举首伫立，见纷纷扬扬
的雪花从天空中悠悠飘洒。那些飞
舞的精灵，秉承着某种神秘的使命
和意志，从茫茫苍穹，从不同方
位，从不同角度，无声无息洒落在
秦岭的角落。每一朵雪花都是一个
小飞天神女，天空是她们表演的舞
台，她们身着素衣，婷婷袅袅，和
着天籁，迎风飘举，婀娜多姿。四

季更替，岁月无情，冬日的秦岭本
黯淡无光，但在漫天飘动的雪花
中，在一种冥冥的召唤声中，凋零
的生命开始重组、孕育、萌发。

雪落秦岭，天地茫茫，山岭斑
驳，林木苍苍，人形渺小，此情此
景恍若铺陈开的一幅中国水墨画。
大自然是最杰出的绘画大师，或是
浓墨重彩，或是工笔细描，或是粗
笔勾勒，或是刻意留白，远近搭
配，光影协调，动静结合，无不展
示出大智慧。徜徉在秦岭山道，飞
雪拂面，落满肩头衣衫；踏雪徐徐
前行，脚下吱吱作响，脚印深深留
痕。在秦岭飞雪中我们是绝对的主
角，或矗立凝神，或俯仰由他，或
奔跑撒欢，或拍照留念……

出山在沣峪口川菜馆用餐完
毕，已是傍晚时分，透过灯光，又
看见漫天飞扬的雪花。驱车一路向
北驶向西安城，离山不久见路上干
燥如初，不禁又一次感叹自然造化
之神奇。

下图：秦岭南麓白雪皑皑似仙
境。 陈争强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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